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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党史珍闻】
董必武教育女儿节约粮食
    董必武一生不吸烟、不喝酒、勤俭节约，对一粒米、一张纸、一滴汽油、一条毛巾都非常珍惜。在董必武的训诫和以身作则带动下，子女们保持着艰苦朴素作风。对此，董必武女儿董良翚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，足见董必武严于教女的家风。

    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夫人何莲芝为大病初愈的董必武特意备下一桌丰盛的饭菜。对着饭菜董必武久久不动碗筷，沉吟着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
    后来的几天里，董必武一到饭桌旁就感慨万端。一天吃午饭时，对董良翚说：“你懂不懂‘粒粒皆辛苦’？从耕到种、除草、施肥、灌溉，如果风调雨顺，没有虫害，春种才能秋收。”停停，眼睛注视着女儿：“听了我刚才讲的，你看是不是‘粒粒皆辛苦’？”董良翚点点头。吃完饭，董必武说：“《锄禾》诗很好背，我教你。”接着，叮了一句：“到我办公室，教你。”

    下午，董良翚没有到董必武的办公室。晚饭时，有些心虚，畏惧父亲责问的董良翚只想快点吃完饭，走人。不急于吃饭的董必武又吟诵《锄禾》诗，装着未听见的董良翚三下五除二地扒完饭，丢下碗就要跑。“你看，你看看！”董必武叫住董良翚：“碗里、桌上掉了多少饭粒？粒粒皆辛苦，粒粒不能丢呀！”董良翚回头看，桌上、碗里果然有些饭粒。“捡起来，吃了！”董必武脸虽带微笑，声音里却透出严厉。董良翚把饭粒捡起来，连同碗里的扒拉干净才离去。

【难忘时刻】

李先念副总理视察南皮县叶三拨村

叶颖芬
    我是由“铁姑娘队长”、“青年突击队”队长、学毛著学雷锋模范，在二十几岁成长为叶三拨村党支部书记的。

    在我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，原来贫穷落后的叶三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成为县里、省里的先进典型，引起了各级领导和社会的关注。一次次的经验交流会、外出报告和媒体的报道，使我和叶三拨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的事迹，叶三拨村的变化，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要亲自视察叶三拨。
1970年7月29日下午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到叶三拨。陪同的有省革委会副主任马力，沧州军分区司令员、地区革委会主任朱智勇，副主任赵树光、阎国钧，南皮县革委会主任刘德英，副主任王景波等同志。

    在叶三拨村西一片长势良好的玉米地头，李副总理走下车来，用手指着茁壮茂盛的庄稼，笑着对王景波说：“你们全县的玉米，都长得和这个一样多好呀！”这时，我正站在李副总理身边，马力同志把我向李副总理作了介绍，李副总理马上和我握手，然后亲切地说：“你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？”

    我马上答道：“是的。”但很快又说：“我是人民的服务员！”

    李副总理接着说：“你们这个村子不小吧？”

    我答道：“全村426户，1826人。在全公社、全县算是大村了。”

    李副总理点点头，望着我又说：“颖芬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我望着李副总理热情而慈祥的面孔，说道：“我23岁了。”

    李副总理一楞，然后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一个23岁的女孩子当村支部书记，人们听你的吗？”我略一思索，说道：“李副总理，我没做什么，也不会说什么，我只是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传达给大家，只是带领大家去落实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。人们听毛主席的话，我说的话符合毛主席的教导，符合毛泽东思想，大家不会不听的。”

    听到这话，李副总理说：“颖芬呀，你可真了不起！你答得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大家都听毛主席的话！”说完，他转身面向大家，“我们大家都听毛主席的话！你们说是不是呀?”在场的领导们和陪同人员一致答道：“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！”李副总理又重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颖芬呀，你真了不起！”

    来到正在浇地的机井边，李副总理看着从井中喷涌出来的水花，不时满意地点着头。然后向我问道：“这眼机井是什么时间打的？”我说：“1968年春天。”李副总理又问：“原来这里的地碱不？”我说：“原来这地多沙，不平，有碱头儿，没打机井前亩产最高200斤。”李副总理又问：“现在呢？”我说：“打了机井后，我们又平整了地，都能浇上地下的甜水，现在亩产600多斤。”李副总理听了非常高兴地说：“好哇，产量一下子提高了三倍呀！这井有多深?”我说：“360米。”李副总理接着说：“好哇，这么深准能接上地下的甜水啦。像这样的机井，你们村有多少眼?”

    听到这句问话，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只有一眼。”李副总理马上问道：“怎么不多打几眼？”我说：“我们计划打，刚刚挂上号儿。”李副总理又问：“计划打几眼？”我说：“打三四眼。”李副总理马上纠正说：“不要说三四眼，就说打四眼，一定打四眼！”我看看跟随在李副总理身后的县领导们，向李副总理说：“是，颖芬记住了，打四眼，一定打四眼！可，可不知什么时候挨上号儿呢？”李副总理听了，立刻转回身，指着县革委的刘主任、王景波副主任说：“他们不给打，你就造他们的反！”李副总理又把手指向朱智勇司令员、地革委副主任赵曙光、阎国钧，对我说道：“你也可以去造他们的反嘛！”一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。这时，我向李副总理走近了一步，说道：“李副总理，现在井队少忙不过来，像这样的深机井需要的村队不少呢！我们叶三拨已经有一眼了，再打井的事，我们听县里、公社里的安排，光叶三拨产量上去了，能给国家做多大贡献，要是别处的盐碱地都改造过来，那对国家的贡献不就更大了！李副总理，为打深机井的事，我这个反还是别造了吧?”

    李副总理又笑了，他又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“颖芬呀，你可真了不起呀！比我这个副总理还顾全大局哩！”说完他转身对陪同他的几位省地县领导又说：“你们说是不？我们得向颖芬学习呢！”说得几位领导也都笑了起来。

    大家轻松地在田间小路上走着，李副总理又问我：“现在你们可以浇上水的地有多少？”我说：“有1000多亩吧。”李副总理停了一下脚步：“才1000多亩？”这时，王景波同志接道：“如果河里来了水，还可以多浇。”李副总理点点头，向省革委会副主任马力说道：“听说你们省里的同志们到这里来参加过劳动，怎么，他们回去没向你反映过什么情况吗?”马力同志说：“省里的同志对叶三拨的情况很满意。过去这个村吃国家的粮食，这几年他们打了翻身仗，光去年一年就向国家缴了40多万斤。”我插话说：“缴了42万斤！”李副总理很是高兴：“这很好嘛！你们河北能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像叶三拨似的，那可就了不得啦！”马力同志说：“我们在努力搞，力争两三年内达到副总理要求的指标。”李副总理说：“还有什么情况吗?”马力同志说：“有。听省里的同志们回去说，他们这里今年麦子受了灾，比去年收成低，可他们倒比去年缴得多，说是向国家多做贡献。”

    听到这话，李副总理又停住了脚步：“这不好吧？我们党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。丰收了，可以向国家多缴一些，遭了灾就可以少缴或不缴嘛！向国家做贡献可不能减少社员们的口粮呀！”马力同志说：“他们多缴的部分给退回去了。我们怕颖芬作难哭鼻子呢！”李副总理把脸转向我：“怎么，颖芬哭鼻子啦？”我一挺胸脯说道：“没有！我们是想把麦季丢的秋季找回来，社员们只是少吃些麦子，肚子是饿不着的！”马力同志接道：“听说他们大队上还有储备粮呢！他们号召社员们，丰收不忘灾年，丰收不忘国家，顿省一把米，年年有余粮。”李副总理顿时眼睛一亮，停住脚步说：“顿省一把米就是他们这个地方？”马力同志说：“就是他们叶三拨。他们已经做到户户有余粮，队队有储备，灾荒有粮吃，战时不紧张。”李副总理说：“这个做法好呀！毛主席号召我们备战备荒为人民，叶三拨落实得不错呀！”说罢转身问我：“你们储备了多少？”我说：“集体储备13万斤，队里和户里共有5万斤，总共18万斤。”李副总理点点头说：“全村1800多人，储备18万斤，每人平均100来斤呀，这可了不起呀！”

    说到这里，李副总理走下田去，弯下腰细看改造过的盐碱地，接着又走进机井屋察看机井的保护设施。他一边察看一边说：“搞得不错呢！颖芬搞得不错呢！”这时，陪同视察的地区干部梁金声说：“颖芬是我们县里、地区里的先进典型，也是省里的先进典型，这次讨论的四届人大代表中就有她呢！”听到这里，李副总理说：“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，好哇！颖芬，你还很年轻，了不起！真的了不起！”往回走的路上，李副总理对我说：“你们讨论宪法了吗?”我说：“这是国家的大事，党中央毛主席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好好落实。”李副总理对着我说：“你们可是真的讨论啦？”我一愣，看着李副总理认真的样子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们真的讨论了！”这时李副总理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    走过一段田埂，上了比较平坦的机耕道，李副总理特地对我说：“颖芬，你们叶三拨真的搞得不错，我们向你学习哟！”我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忙说：“李副总理，我们差远哩，我们差远哩！请李副总理指示。”李副总理看看我，说道：“那我就给你下指示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立刻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，李副总理忙制止说：“不用往本儿上记，几个字，你不会忘记的。”我把笔记本儿放回口袋里说：“那我就用脑子记吧！”李副总理面对着我说道：“继续努力！继续努力！继续努力！”

    这时，天上撒下细细的雨丝，马力同志说：“李副总理，下雨了，回去吧。”李副总理答应着同大家往回走。走到一块地边儿上，李副总理停住了脚步，向我问道：“这里的地你们搞不搞？”李副总理看出这块地还没有平整，地不平埂不直，是我们计划冬天动工的一块地。于是，我马上说道：“搞！今冬就搞。要搞得地平如镜，埂直似线！”李副总理说：“地平得像镜子一样，地埂直得像拉紧的线一样？”我说：“嗯哪！”李副总理问我“嗯哪”是什么意思，我不好意思起来。县革委会主任刘德英忙解释说：“‘嗯哪’是我们南皮的方言，意思就是‘是’的意思。”李副总理又笑了，他说：“我更要向颖芬学习啦，学学南皮的方言，再来南皮时就不用你县革委会主任当翻译了。”一句话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。笑声刚停我马上说：“欢迎李副总理再到我们叶三拨来！常到我们叶三拨来！”李副总理说道：“来，我来！来向颖芬学习，向叶三拨的贫下中农学习，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！”

    走过这块未平整的地块儿，我们加快了脚步。雨不大，但来的突然，大家都没带雨具，我掏出笔记本儿，想让李副总理遮遮头，李副总理拒绝了，他对我说：“你今天带了几个笔记本儿？能大家每人一个吗？”我的脸顿时热起来，不再说话了。李副总理可能看出了我的心事，往我身边靠了靠说道：“颖芬，你有对象了吗?”我马上说：“没有。我响应毛主席的晚婚号召！”李副总理又拍了我的肩头说：“是呀！你这23岁的支部书记，其实还是个孩子呢！”

    蒙蒙的细雨停了，灰暗的天空显出了亮光，细雨过后的空气，显得异样的清新。我们来到小公路的南头儿，这里停着李副总理的汽车。李副总理在汽车前站了一会儿，发现不远处有干活儿的社员，就离开汽车，向那边走去。

    来到正在干活儿的社员中，我主动向李副总理介绍：这是民兵连长张培林，这是党支部委员魏金华，这是革委会委员张建瑞，这是民兵排长徐树生……李副总理一边说着谢谢你们，一边一一握手。这时公社革委会主任柴明文、武装部长肖锡全等也走过来向李副总理问好。李副总理嘴里继续说着“谢谢你们”，一边和他们握手。

    这时，天已傍晚，李副总理在大家一再督促下，才恋恋不舍地上了汽车。汽车刚刚起步，李副总理又摇开车窗向大家伸出手来。在场的人们紧忙跑过去，再次和李副总理一一握手……
    李副总理的汽车渐渐远去了，但李副总理的身影已牢牢印在我们脑海里。往村里走的路上，我的眼前一直在闪现着李副总理慈父般的笑容，耳边响着他那亲切的话语……
（作者系沧州市人大农委原副主任）

【忆昔话往】

我所经历的三年“四清”工作

申士谦回忆  董启行整理
1963年2月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，毛主席在会议上作出了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”的论断。会议决定，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即“四清”运动。后又颁发了《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（简称“前十条”）。

1964年春节过后，中共献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在县内开始进行粗线条的“四清”（清工分、清仓库、清账目、清财务）运动。为组建“四清”工作队，县委从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抽调了一些行政干部，再加上县委所属的改造“三类队”工作队和整党组织员，人员还是不够用，又从农村抽调了一批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为“借调干部”，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“四清”工作队伍。

为了取得经验，县委对全县23个公社计划分期分批进行，第一批开始“四清”的是河城街、万村、双岭3个公社。我被分配到尤村公社的陵上寺大队。这里是李捷县长的试点，由县委组织部部长吕瑞乾任“四清”工作队指导员，献县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左阜民任队长，陈树萱任副队长。另外，省宗教局范处长和沧州地委党校教研室主任杨耕同志，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。

陵上寺是个天主教徒聚居的村，全村有4个生产队，100多户人家，有三分之二的户信奉天主教，村中央还建有一座高大的教堂。该村党支部书记田仲兰、大队长田西盛，这两个人不奉教。

我们在陵上寺工作了一个多月，没发现村干部有什么“四不清”问题，只搞了一个赶集卖烟叶的社员，当时按“投机倒把”搞得他。之后，县委指示收缩“四清”场面，撤掉万村和双岭两个公社的“四清”工作队，全部集中到河城街一个公社去搞。我被分配到河城街公社的周官屯大队。这里“四清”工作队的指导员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彭海舟，队长是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王树朋，我任该村第八生产队工作组长。我们工作队一行30多人，在周官屯工作了二三个月，没有发现村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有吃私贪污等问题，只搞了一个前任大队会计，群众怀疑他有“经济四不清”问题，但他自己不承认。工作队发动社员小会搞，大会批，因找不到证据，只好不了了之。我在第八生产队工作，经发动社员提意见，也没有发现生产队长和副队长有问题，只搞了一个生产队会计。我们搞这个会计是真正的“和风细雨”，没有打人，没有批斗，没有“熬鹰”，而是通过我两次骑自行车到交河县的任英屯村查账，查出该人贪污了队上卖红薯秧子的100多元钱，他自己也主动检查承认，做到了心服口服。

1964年5月，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，会议认为：“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”，提出“要发动群众彻底革命”，“开展对敌斗争”，并把以前的“四清”改为“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组织、清思想”，还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，运动重点是“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为此，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18日发布了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》（修订草案），简称“后十条”。

中央下达“后十条”后，沧州地委立即行动，于1964年9月下旬组织全区数千名干部，以大兵团作战的形式，开赴任丘县搞细线条的“四清”。地委以任丘每公社为一个“四清工作分团”。我被分配到石门桥分团的南石门桥大队。我们工作队的指导员是献县东村公社的党委书记郝长会，队长是黄骅县法院院长赵永志，我任资料员。我们这个队伍，由献县、黄骅两个县的行政干部、借调干部和河北农业大学的几个在校大学生组成，计有30多人。南石门桥是五六百户的大村庄，党支部书记张瑞芳。

我们“四清”工作队进村前，沧州地委先在任丘县城搞培训，学习“后十条”精神，提高阶级斗争觉悟，树立阶级斗争观念，准备同“四不清”干部作斗争。沧州地委领导同志在全区“四清”工作队培训报告大会上，讲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存在的严重性和危险性，农村基层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。又讲了“四清”工作队进村打什么旗帜，是打红旗，还是打粉旗、黑旗、白旗，把农村基层干部视为“阶级敌人”。我作为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，缺乏政治头脑，上级说什么就相信什么，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办，从不疑神疑鬼、讨价还价。“人随潮流草随风”嘛，我就是这样跟着潮流走。

我们在南石门桥工作了两三个月，只搞了公安员，没发现其他干部有问题，因公安员负责在村中看护庄稼，打过偷庄稼的社员。这些人对他有意见，反映他在村中如何“霸道”、“欺压百姓”等；再是逮捕法办了原任丘县辛中驿粮站的会计，其在职期间贪污了粮站卖粮后收回的一些旧粮票，1962年生活困难时退休回家当了农民。在这次运动中，群众揭发了他贪污旧粮票的问题，我们工作队整理材料上报，遂将其逮捕法办。

“四清”工作队驻村都是同社员坚持“三同”，即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在西关张大队我是在李大银家吃饭。春节前，西关张大队本来没有进驻“四清”工作队，有人跑到石门桥分团去告状，说他们村干部问题有多大多大，要求给他们村派工作队。所以，在春节过后，我们才开进他们村。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，我们没有发现该村干部有大的经济问题，只是大队干部用公款集体吃喝了几次，落实政策后，参加吃喝的干部每人退赔了23元钱。

在西关张大队工作时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时间是1965年6月25日。因环境关系，也没有举行入党仪式，填表经分团党委批准后就成了预备党员，一年后，转为正式党员。入党介绍人是队长于秀圃和副指导员王根常。

我在任丘“四清”工作中入党后，先是调入分团政治处管人事，不久“四清”工作队转战海兴县，我作为先遣队的政工干部，带着整个分团“四清”工作队人员名单及档案材料回到献县。为开辟海兴县新的“四清”工作战场，县委又抽调了一批行政干部及农村“借干”，在县城培训了几天，才加入到原有的“四清”工作队伍去了海兴县，时间是1965年7月份。

海兴是1965年新建县，由原来河北省的盐山、黄骅及山东省的无棣县部分公社组成，共有11个公社，县委和县政府的驻地在苏基镇。海兴“四清”工作团由五部分人组成，除献县和海兴县干部外，还有天津编织工学院的师生、解放军4702部队部分军官和肃宁县的借调干部，计有500多人，是一支由干部、学生、军人、“借干”相结合的庞大队伍。工作团政委是献县县委书记赵中光，团长是海兴县委书记平景儒，副团长兼办公室主任是沧州专署办公室副主任王兆普，副政委是海兴县县长黄德堂。

海兴县“四清”，纠正了在任丘、肃宁“四清”工作中一些“左”的做法，比较温良谨慎，不再关、打、斗“四不清”干部，因为这里是苦海沿边，土地多盐碱，农业生产落后，社员生活比较贫困，有副业摊子的村庄也很少，经济环境变了，工作方法也要随之改变。

开初，我在工作团政治部工作，后来下基层到高湾公社刘巡庄搞试点，任工作队队长。在这里蹲点的领导是献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步恩。刘巡庄是沧州地委的“红旗村”，土地多，土质好，除农业收入外，还有一摊烧盆副业。在上级的支持下，沧州地质队给该村新打成一眼铁管深机井，在我们进村时尚未配套使用。

我们在这里搞了两个来月，只搞出一个问题，而且还是假的，就是大队会计交代他们大队干部合伙贪污了1000斤粮食，后经落实并无此事。

1966年春节过后，我又转战到新开辟的杨埕公社分团工作。赵步恩同志任分团政委，海兴县委宣传部长张明久同志任分团团长，我任分团办公室副主任。杨埕公社位于海兴县最东部、漳卫新河最下游北岸，东与山东省的埕口区只有一桥之隔，东北部是渤海湾，是个临海的穷地方。杨埕公社驻地不在杨埕大队，而是在杨埕北面的邻村香坊村。全公社只有坨里、抛庄、杨埕、香坊、边庄、二官、刘家等7个村庄，人口不足一万。现在的海兴县杨埕水库，就在公社的西北面。这里原来是山东省无棣县的一个公社，特点是苦海沿边，社员以农渔业为生，捕鱼季到来下海张网捕鱼，鱼季过后下地种庄稼。因这里人少地多，土地又多盐碱（退海滩），耕作粗放，以种植高粱、玉米、谷子、豆类为主，冬小麦很少。但杨埕村有梨树，抛庄村有枣树，其它村庄都是一片退海盐碱地。总之，这里的百姓很穷，种地靠天等雨，粮食不够吃就到地里采盘子草，或到海边采海藻为生，或到海里捕点鱼虾吃。

我们在海兴搞了两三个月，没有发现哪个村庄的干部有大的“四不清”问题，他们都是些穷苦的老百姓，连在过去土地改革时划为地主、富农的都很少。在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到了不少的海鱼、海虾、海螃蟹、海虾酱。那时候香坊村有一个县办水产公司，公司里的海鲜价钱很便宜，买一斤大对虾只需3元钱，一斤大螃蟹0.8元，一斤鲜海鱼0.4～0.5元，10元钱买一篓重20斤的虾酱，其价格比现在低许多倍。

1966年5月份，席卷全国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天天报道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消息，姚文元发表了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“海瑞罢官”》，大城市开始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，批判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，就连我们“四清”所在地的青年，也群起而反，结队到大街上游行喊口号，并串户查抄所谓“四旧”之类的物器和书籍。这时，沧州城内的中等学校组建了“红卫兵”，在造地委和行署的反。上头乱了，我们远在海边农村搞“四清”的工作队，也同上头的领导机关断绝了联系。于是，在1966年9月，“四清”工作队全部撤离海兴县，回到献县各自的工作单位参加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。

从1964年4月开始在县内参加粗线条“四清”工作，至1966年9月在海兴县结束，历时两年半，转战了三个县，接触到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，了解了他们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对理想的追求，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。

（申士谦系献县水利局原副局长，董启行系献县党史办主任）
【沧州党史大事】

1966年至1978年发生在12月份的沧州党史大事选编
1966年12月26日至27日  专署召开了全区接待“红卫兵”工作会议  会上，副专员张庆祥作了报告。据统计，自10月以来，全区共接待乘车“串连”的“红卫兵”400万人，步行的40万人。

1967年12月31日  经北京军区批准，地革委成立  革委会设委员61名，主任1名，副主任4名。分别是：主任朱智勇（军分区司令员），副主任苏国柱（4787部队政委）、阎国钧（专署副专员）、杨高明（026部队政委）、徐建中（地委常委、秘书长）。常务委员18名。其中有军队代表5名，地方领导5名，群众代表8名。

1968年12月18日  根据省革委指示，地革委决定建立专案办公室  负责“文革”运动中被整的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顽固不化走资派”和“反革命集团”等专案工作。

本年  地革委下放地直企、事业68个，撤销12个；批准256个公社、农场，63个地直二、三类公司、经理部、学校以及基层站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。

1969年12月底  献县海河枢纽竣工  该枢纽位于献县城西北3公里，在子牙新河和子牙河的上口，从1966年10月动工，历时3年多，投资383万多元。枢纽的主要任务是上承滹沱河、滏阳河、滏阳新河来水，使洪水主要由子牙新河下泄，防止洪水漫溢。
1970年12月12日至21日  地革委召开全区下乡知识分子代表会议 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703人，地革委副主任赵树光到会讲了话。

本年  河北水利专科学校由石家庄岗南水库迁至沧州市。

1971年12月3日至10日  中共沧州地委一届二次全会（扩大）召开  传达了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结论，学习了中央“两报一刊”（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）《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经验》的社论。大家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，联系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对今后如何在全区开展批判林、陈反党罪行问题、搞好两个结论问题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问题、加强党的领导、转变作风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。

19日至21日  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、第二书记郑三生和书记马杰来沧州视察工作  听取了地、市委和交河县委及泊头镇委的工作汇报，到9个工厂、2个生产大队作了调查，对全区工作提出了指示性意见。

1972年12月13日  根据省委关于恢复各级人民法院的指示精神，地委决定恢复沧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

1973年12月11日至17日  沧州地委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地委代理第一书记张屏东做了报告，地委书记王子昭做了开幕和结束时的讲话。与会代表发出了致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，互相勉励扎根农村干革命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1974年  献县苗圃场从河南兰考引进泡桐苗繁育成功  到1988年，累计育苗50公顷，为植树造林提供了大量优质苗木。

本年  省林业研究所在赵家堡开展盐碱地造林实验，建成河北省第一条海防林带，长7.5公里。

1975年12月2日  中共沧州地委召开第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会（扩大） ，号召“全党动员，大办农业，苦战5年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”  听取并讨论了张屏东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，通过了中共沧州地委关于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县的决议。
本年  河间修建白求恩纪念馆  在河间县西勂乡屯庄村真武庙白求恩战地手术室原址上修建，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76年12月23日  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局、处长以上干部会议，部署“揭、批、查”工作（揭发、批判“四人帮”，清查与“四人帮”有联系的人和事）。

1977年12月20日  地委召开地直机关揭批“四人帮”罪行大会  地直机关干部职工、军分区部分指战员以及沧州市直、沧县县直机关代表1万余人参加了大会。
1978年12月15日  河北省委通知：葛启任中共沧州地委书记，免去其沧州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职务。
本年  沧县被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确定为全国山羊板皮基地县；被河北省确定为金丝小枣基地县。


报：中央党史研究室，省委党史研究室，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、沧州军分区领导

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委书记、人大主任、县（市、区）长、政协主席、武装部、县（市、区）委分管领导、党史研究室，市直各单位，大中专院校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，市级离退休老干部

送：省内各市委党史研究室，省外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，华北油田

联系人：杜玉杰  郭爱伶        编办室电话：2160367  2160227

电子信箱：jzcz2160367@126.com   

本刊电子版可登录沧州党史网（www.czds.gov.cn）查阅
地   址：沧州市御河路1号       邮政编码：061001  

（共印530份）
本    期    目    录








PAGE  
18

